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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清代圣谕宣讲在民间之演变及其文化价值

汪燕岗

〔摘要〕 清代圣谕宣讲在民间的演变，在内容上讲是善书化的过程，至迟到嘉庆年间的

《圣谕灵征》开始。道光年间的《闺阁录》《法戒录》已经形成了韵散结合的案证故事。圣谕
宣讲在表演方面是曲艺化的过程，这在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等地都有记载，
汉川善书至今流传，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但以 “善书”作为这种曲艺的名字，容易引
起混乱。圣谕宣讲的演变及其衍生物，不仅在曲艺史和民间宗教的研究上有重要意义，在小说
史、语言学、清代社会史及伦理史等方面也有较大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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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圣谕宣讲的研究，前人已有不少成果。

首先是周振鹤先生 《圣谕广训: 集解与研究》一

书，其对清代官方推行的圣谕宣讲之内容及仪式

梳理得十分清楚，对圣谕在民间的演变也有简要

论述。①王尔敏《清廷〈圣谕广训〉之颁行及民间
之宣讲拾遗》②、游子安 《从圣谕宣讲到说善书:

近代劝善方式之传承》③两文，也从一些方面探讨

了圣谕宣讲从清初至民国的发展。但也还有不少

问题没有解决，例如圣谕宣讲善书化的具体过程

和时间、演变为曲艺之共同特点、命名的歧义，

以及这些民间衍生物的重要价值等等。圣谕宣讲

在清代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活动，其在民间演

变及产生的作品，在白话短篇小说史、曲艺史、

语言学史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，笔者近来收集了

不少新资料，拟对此问题做进一步探讨。

一、官方的圣谕宣讲内容及仪式

顺治九年 ( 1652) 清世祖沿袭明太祖朱元璋

颁布“圣谕六训”，即 “孝敬父母、尊敬长上、

和睦乡里、教训子孙、各安生理、毋作非为”六

条规定。康熙九年 ( 1670) 清康熙帝颁布 《圣谕

十六条》，即 “敦孝弟以重人伦，笃宗族以昭雍

睦”等十六个七字句。雍正二年 ( 1724 ) 清雍正

帝《圣谕广训》面世，所谓 “广训”，即对 《圣

谕十六条》详加阐释，每条演绎至 600 字左右，

合计 1 万字，浅近文言写成。清代宣讲的所谓
“圣谕”，就指以上三位皇帝颁布的谕旨。

早期官方主导的圣谕宣讲，形式多样，如有

地方官、儒学教谕主抓的，也有实行乡约宣讲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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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的; 场地不同，如康熙年间广东连山县知县李

来章著有 《圣谕图像衍义》，其卷首 《圣谕宣讲
仪注》中，把宣讲分为“在城宣讲”“在乡宣讲”
“在馆宣讲”与 “在排宣讲”四种。总体而言，
圣谕宣讲的内容与仪式大致差不多。
从内容上看，是三朝圣谕及其阐释。雍正

《河南通志》卷十有“乡约”条记载: “每月朔日
举行，先期值月预约同里之人，夙兴集于讲约之

所，俟约正及耆老、里长皆至，相对三揖，众以
齿分左右立，设案于庭中，值月向案北面立，亢

声宣读《圣谕广训》，各人肃听，约正复推说其
义，必剀切叮咛，务使警悟通晓，未达者仍许其

质问。”④约正“推说其义”的具体内容，这里并
没有记载，但因十六条过于简略，广训又是文言，

一定不会仅仅照本宣科读完了事，而是有自己的

发挥。历史上，因宣讲圣谕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阐
释本、讲解本，有的可能主要供阅读，用文言或
浅近文言写成，如康熙年间蒋伊所著 《恭释上谕
十六条》。白话阐释本不仅可以阅读，也可以宣
讲。《圣谕广训: 集解与研究》中著录了 《圣谕
六训》的阐释本 1 种， 《圣谕十六条》的 13 种，
《圣谕广训》的 16 种，其实远不止，但绝大多数
已被堙没。这些阐释本，大部分是就圣谕的内容
进行注释、串讲或衍义，有的书还与法律条文结
合，如陈秉直 《上谕合律直解》、夏炘 《圣谕十
六条附律易解》、赵秉义 《广训附律成案》等，
书中每条都是分为讲谕和读律两部分，律法部分

是为了让老百姓明白，如果不遵守圣谕行事，恐

会触犯某条法律。然后 “知善之当为而法之难
犯”。⑤

至于宣讲仪式，上述学者多引地方官员以及

方志的记载，王尔敏总结道: “地方州县村里宣
讲圣谕，经长期推行，早已形成固定之礼仪步骤，

……其场地简略布置，必设香案桌供奉孔子神位，
同时放置圣谕，由主事者礼敬叩首，请取圣谕宣

读条文，再由主讲者详加解说。主讲者须先向孔
子神位叩头，再行登上另备之案桌。听者则可自
由站立听讲。”⑥这里主要指在文庙听讲的情况，
如是其他地方，则不一定设孔子神位，但圣谕或

圣谕牌是有的，主讲人或两人，一人读条文，一

人讲。在县衙或其他重要场所宣讲，听讲人按身
份排列，文武绅衿在大堂两旁站立，百姓在仪

门外。
这种官方主导的圣谕宣讲形式在不少地方一

直延续到清末，如光绪间 《湖南通志》也是这样
记载。

二、圣谕宣讲的内容与仪式在民间的变化

圣谕宣讲的演变是必然的，官方规定的每月

朔望或初二、十六的宣讲，日久不免令人厌烦，
清代余治常在民间劝善，很能体察这种情况:

“人情厌故喜新，习久易生怠忽。听古乐则倦而
欲卧。自古已然。何况今日?”⑦统治者也察觉到
这个问题，乾隆元年、二年和九年，连颁三次上
谕告诫地方不要 “虚立约所，视为具文”，后来
历朝皇帝也一再重申。圣谕与善书的结合最早出
现在什么时候已难以考察，但现所知的是嘉庆十

年 ( 1805) 的《圣谕灵征》，书前自序中云:
故生历代之圣贤，著书立说，悉皆不废

夫神教。……今天子代天宣化而作谕，既阐
鬼神地狱之森严，而闱场功令，必又命吾等

鉴察。呼鬼鸣冤，更听各省地方。建修城隍
十殿者，皆所以明神道之教化，使不可理谕

法治之小人，同为循理守法之君子也。奈浅
见者流，只知圣经圣谕之所以言理，不识圣

经圣谕之所以言神，每谓谕中鬼神地狱之训

为子虛乌有之谈。嗟哉愚民! 陋哉士子!
……不知圣祖，天之生人也。圣人天之口也。
天有时谕，命圣以传。虽曰圣谕，实为天谕。
……命俞一名与僧七明入冥观刑，抄出果报
三百余案，敕吾督江灵中照圣谕二十二条分

类编次成书，颜曰 《圣谕灵征》，此万世生
民之福也。⑧

作者批驳了讲圣谕中不能谈鬼神的谬见，认

为历代神仙不废 “神教”，序言中举了许多例子
说明这点，并点明本书有果报三百余案，按照圣

谕二十二条分类编排。二十二条圣谕即是顺治
“六谕”和康熙“圣谕十六条”。该序署“时赤奋
若岁壮月廿三日，降于江氏明善书屋。”该序在
《圣谕灵征》的简编本 《圣谕灵征摘要》中即署
“皇清嘉庆十年乙丑岁壮月廿三。”⑨嘉庆十年正是
赤奋若岁。“江氏”即作者江灵中，书中还有其
《冥案来历考真记》，署 “岁名赤奋若壮月三日，
六十九岁柱食皇恩毫末未报，无用臣江灵中稽首

顿首恭纪”。《考真记》很长，其中云:
《圣谕灵征》胡为而必引诸冥案哉? 为

征实谕中鬼神地狱之义，使欺官漏法者咸知

忌惮，共体圣训而引之也。所引诸冥案又从
何而来也哉? 从中疑王章与世人之谤王章而

来也。……宣讲数月，人皆厌听。届期，锣
鸣几破，男妇视若罔闻。更有一等狂妄之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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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谕中鬼神地狱之训，擅敢肆意批评: 有谓

本朝尚鬼者; 有谓本朝信佛者; 有谓此谕是

人捏造，不是朝廷颁行者; 有谓此谕是皇上

借此以哄人为善而去恶者。议论纷纷，不一
而足。是时，天神震怒，谴责毁谤圣谕之人，
以阳报惕之者固多，而摄入冥府问罪者亦复

不少。……世人至此始信真有鬼神地狱，而
毁谤圣谕之言暂息，乐从宣讲之人始众。各
市、各乡、各堡、各家，不待官府督率，俱
立宣讲圣谕会，而讲者、听者，莫不实心
奉行。
作者江灵中是一位从事圣谕宣讲的小官，记

中曾说自己“去宣化厅 ( 此名神更) 宣讲圣谕”，
因此对宣讲的现实情况十分了解， “宣讲数月，
人皆厌听”，任你敲锣打鼓，众人视若不见。他
有很强的责任感，对此忧心忡忡，对那些抨击圣

谕中加入鬼神地狱之论的人进行驳斥，又 “访诸
入冥被谴之人，抄录冥案”，并通过宣化厅俞一
名和成化寺僧七明入冥后口述，编成该书，让世

人明鬼神地狱之实有，从而 “乐从宣讲” “实心
奉行”。可见圣谕宣讲的善书化是从官方开始的。
《圣谕灵征》编排体例是按照 “圣谕十六
条”，把果报案例分插于各条之下，如 “敦孝悌
以重人伦”，先是对该条进行串讲，如果把所有
的串讲连接起来，就是一篇完整的 “圣谕十六条
直讲”，串讲后是“违谕恶报四十一案”，如 “儿
子不孝”“媳妇不孝”等。
笔者所藏 《圣谕俗讲》一书，四册，首册内

封右署“道光庚戌岁新镌” ( 按: 道光三十年，
1850) ，中题“圣谕俗讲”，左 “文昌宫，板存新
邑普囗囗囗，送者自备纸张囗囗囗。”该书用方
言俗语写成，是圣谕十六条的方言阐释本，周振

鹤先生《圣谕广训: 集解与研究》中著录过两种
方言本，一是复旦大学藏抄本 《圣谕广训直解》，
吴语写成，年代不详，二是刊刻于光绪二十三年

( 1897) 的 《圣谕广训通俗》，浙江嘉兴方言本。
《圣谕俗讲》据笔者研究，是用四川方言写成的，
应为现今所知的最早的圣谕方言阐释本，该书没

有案例故事，纯是理论讲解，但在讲圣谕之外，

也融入了许多善书内容，如第四册全是女戒内容，

分为《训女篇》《孝公婆》 《守贞洁》 《敬丈夫》
《和妯娌》《敬灶》《善教养》几个部分。卷首凡
例对宣讲的内容这样认为: “圣谕，凡有关于世
道人心者，或功过格、感应篇，以及各种善书，
皆可宣讲，果能如是，子贵孙荣，福荫无穷矣。”
书中对宣讲仪式做了详细记载:

凡宣讲，夙兴洒扫，将圣谕牌、香案、
讲台，男女听讲位次，一一安排停妥，花果

酒醴茗茶香烛，丰约随宜，务要精洁。晨后，
首人、讲生严整衣冠，焚香炳烛。讲生赞礼，
首人排班。恭诣圣谕位前，三跪九叩，宣启
白文。首人退听，讲生进。三跪九叩，宣十
戒并功过格、圣谕十六条。宣毕，平身，开
讲。讲者一礼，登坛宣讲。首人亦一礼，捧
香跕班。讲毕，一礼退。轮流讲者如前。听
者男女各分序坐，毋相混杂。到午设供馔，
务要精洁。行午祀礼，宣午祀文，礼如初。
午后宣讲，跕香礼亦如初。日夕，如初礼宣
疏文，向西北三礼，送神，每日皆然。
与官方主持的宣讲仪式相比较，内容多了

“宣十戒并功过格”等善书内容，又多了 “送神”
环节，这在后来多地形成曲艺的宣讲中也保留下

来了。该书正文前有所谓的圣谕坛规十条，即
“十戒”，中有“一条坛内安排停妥礼仪洁净、二
条入坛身体洁净衣冠整齐”，可见 《圣谕俗讲》
的内容是由一个 “圣谕坛”的组织开展的。1940
年代，许烺光先生在 《祖荫下》这部人类学与民
族学的名著中，详细描述了云南大理西镇的家庭

结构与祖先崇拜，并提到了一个神秘的宗教组织

“圣谕坛”，此后不仅西镇成为田野调查的圣地，
圣谕坛也被人多次探讨。有学者认为: “官方的
圣谕宣讲制度如何蜕变为民间宗教组织 ‘圣谕
坛’，本身就是中国宗教史上一个有趣的案例。”⑩

《圣谕俗讲》即是这方面较早的记载，其凡例又
云: “宣讲不难于暂行，而难于久行。非久行，
则宣讲亦不见功，故圣帝降谕，谆谆以立会为务。
有力则捐赀立坛，请人宣讲，或立月讲，一月讲

两次三次。无力则募众立会，赀多则请人长讲，
少则定期月讲，所费不多，功德无量。仁人君子
有意于世道人心者，须以立会为务。”把建圣谕
坛说成圣帝的谕旨，圣谕会与圣谕坛是小与大，

钱少与钱多的区别，但这里所说的圣谕坛还并非

纯然的宗教团体，在阐释圣谕十六条中之 “黜异
端以崇正学”时，该书论道: “如今又有甚么巫
教，名叫端工，与你家打符。” “又有甚么师孃
子，说他会降鸾，能断人家的生死祸福。”显然
语带排斥，该圣谕坛还是一个以讲圣谕和善书为

主的，带有宗教行为的宣讲组织。
新见宣讲小说《法戒录》卷三 《不信圣谕恶

报》瑏瑡，讲四川合州有个林玉堂，在东岳庙教书，
“从道光十八年兴立宣讲会，每逢初一十五，林
玉堂教学生各整衣冠，两旁站香，竭力宣讲圣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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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几年男妇老幼，听者数百人，不料久则生厌，

到二十七年，少有人听。至六月初一，林先生又
在庙内宣讲，听者只有个把人。”有个庙里卖香
的曹某，因为人少没有生意，因此讽刺道: “林
先生你讲圣谕也有十年了，每回所讲不过是王章

神谕格言案证，讲来讲去还不是些现话，莫说别

个不爱听，就是我曹赶香也懒得听。”“林先生也
不睬他，讲毕，把神送了。”可见在道光间，民
间宣讲会就比较普遍了，教学先生林玉堂作为圣

谕宣讲生，显非官方指派。宣讲内容包括圣谕，
即此处所云“王章”，此外有神谕、格言和案证，
宣讲仪式也有“送神”环节。
神谕是宣讲中加入的神佛谕旨，属于说理善

书，如《文昌帝君蕉窗十则》 《武圣帝君十二戒
规》《孚佑帝君家规》《灶王府君谕》等。格言指
讲故事之前的几句韵文，如 《大愿船》卷一 《让
产立名》开头云: “本是同胞共母生，莫因财产
便相争。果能孝弟无虚假，定许升闻荷显荣。这
几句格言是说，人生在世若是要兄弟和顺，要预

先将情理认得真，看得透。”瑏瑢有时格言也包括神
谕，如《宣讲集要》王文选的序中有 “后附格言
二卷，共成一十六卷”。瑏瑣

案证就是故事， 《圣谕灵征》是现今知最早
加入案证的宣讲书，但它的故事与后世宣讲小说

的故事并不一样。首先， 《圣谕灵征》的故事都
是下地狱之人与阎王或鬼卒的对话，情节简单。
其次，《圣谕灵征》几乎都是散文叙述，并非如
后世宣讲小说韵散结合。少数作品中也有韵文，
如首卷 《前子不孝后母》有一首俗歌: “提羊毫
不由我珠泪长抛，劝世人莫学我忤逆儿曹。亲生
母与晚母俱当尽孝，切莫说未生我不报劬劳。
……似这样孝晚母阎君当宝，生而安死而神万古
名标。”其韵文乃是作品人物所写俗歌中之韵文，
与后世不同。再次， 《圣谕灵征》故事的开头，
或直接讲正文，或有评论，有时评论还是韵文，

类似后来的格言，如 《抚亲阻子行孝》云: “过
房子妇固当孝，抚养父母听根苗。抚子原望子承
祧，又望贵显与富豪。……古今报应有多少? 听
说一个袁九韶。”结尾一般要简单评论，如 “从
这两案看来，为僧道者务要谨遵圣谕，敦笃孝行

可也”。
《圣谕灵征》之后的宣讲故事书，以前只知
道刻于咸丰年间的 《宣讲集要》，现又发现了道
光年间的 《闺阁录》与 《法戒录》。笔者所藏
《法戒录》，存首一册，正文半叶 8 行，行 22 字，
内封佚，有序云:

前《闺阁录》书成时，有谓余曰: 妇女
有劝惩，而男子无法戒，何以同归善路? 余

欣然应曰: 俟诸异日。遂以 《闺阁录》注为
下卷。后见四方善书叠出，类皆典雅，自愧
所著之书语粗理俗，不堪入目，兼之案亦难

集，遂至搁笔。后各方既获下卷，急求上卷
付梓，而余以课读不暇辞之，不意愈传愈远，

各府州县刊刻者，立待刷印者拥门。延至庚
戌春而余梦寐中屡被神圣催促，恐触天怒，

立意博采纂辑，数月而上卷始成，名曰 《法
戒录》，其例仍依前规，以浅显之言发深沉
之意，虽有愧于仁人君子之目，未始不合庸

夫俗子之心。但其中外采十余案以补不足。
迄今诸君捐赀，工程告竣，特叙始末以冠篇

首。秋九月高坪柄山梦觉子自序。
此序所云“庚戌”是指哪年呢? 该卷有故事

《一孝格天》记录道光二十八年事，则 “庚戌”
是道光三十年 ( 1850 ) 或宣统二年 ( 1910 ) 年，
本人又见《闺阁录》一书的重刊本，内封题 “光
绪囗年重刊”，则此 “庚戌”应为道光三十年，
《闺阁录》成于此前不久。作者梦觉子已不可考，
“高坪柄山”疑在四川南充。该卷有故事 《哭灵
咒子》，讲道光甲辰 ( 二十四年) ，顺庆岳池县岩
凤沟吴通友不孝母亲张氏，被关公所杀之事，结

尾云: “其中情节，皆系张氏亲口说出。”岳池
县，康熙六十年 ( 1721 年) 隶川北道顺庆府，即
今天南充市，1993 年国家批准成立广安地区，才
划归广安管辖。南充现有高坪区高坪镇，从高坪
至岳池并不远，因此作者才能听张氏 “亲口说
出”。
该书据前言与目录，有五本，前四本是 《法

戒录》，后一本是《闺阁录》，分上中下三卷。与
《圣谕灵征》不同，《法戒录》故事是根据《圣谕
六训》来编排的，如“孝顺父母”条，先是 “捷
解”，即对该条的阐释，然后是故事十则。《法戒
录》开头没有格言和评论，结尾比较灵活，有时
简单评论，有时径直结束，还有交代故事来源，

如《鬼孝报亲》云: “时郑国楹见此奇孝，作鬼
孝传以劝世。”与《圣谕灵征》最大不同是，《法
戒录》的故事都加入了韵文，形成了韵散结合的
方式，后世的白话宣讲故事集都是如此。
可惜合刊本的 《闺阁录》未见，但笔者所藏

单行本 《闺阁录》，内封缺，正文半页 8 行，行
22 字，首《闺阁录序》: “从来书有深浅，传世
之书宜深，救世之书宜浅。诚以深者见深，贤智
能明，浅者见浅，愚昧易晓。闺阁一书，言浅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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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 ( 赅) ，每囗囗囗弊以指其病，后汇案以囗囗

囗，中兼规戒以开自新之路，令彼闺阁妇女入耳

豁心，便于法戒，虽不敢以传世，未始无补于当

时，但馆下猝办，未及烹炼，阅者原谅，庶不见

哂。春二月高坪柄山梦觉子自序。”结合上两序
可知，《闺阁录》写出之后，因为 “愈传愈远”，
在书商催促下，才补写了上卷，总名曰 《法戒
录》。《闺阁录》目录是圣谕六训、圣谕十六条和
灶君女子六戒，正文先是 《劝听圣谕》 《孝顺条
规》，然后故事分四部分编排，分别是 “孝顺公
婆”“尊敬丈夫” “和睦妯娌” “教训女媳”，每
部分先阐释，如第一条开头: “在男子固要孝顺
父母，女子必要孝顺公婆，未必女子不当孝顺父

母，但出嫁以公婆为尊。”然后有故事 《土神受
鞭》《雷打花狗》《活人变牛》，书末有 《劝妇女
遵六戒歌》。
从《法戒录》的序还可以知道，道光年间，

宣讲故事书的编撰就很多了，用序的话说 “四方
善书叠出”，作者创作方式是 “博采纂辑”，有
“外采十余案”，还有采自他人口述和自己的编
纂。梦觉子的身份是读书士子，这从 “余以课读
不暇辞之”“馆下猝办”可以看出，尽管他自谦所
著书“语粗理俗”，但显然要比不少宣讲生创作
的作品高明一些，因此后世重刊本颇多，仅笔者

所见，就有《法戒录》重刻本三种，都是把 《法
戒录》和 《闺阁录》故事混排，有不少改动;
《闺阁录》的重刊本也见到两种，其一内封署
“光绪囗年秋季重刊，闺阁录”，正文半页 8 行，
行 24 字，有序云: “是书也，言浅语粗，殊不足
悦文人学士之目，而理真词确，诚可以辟从善云

恶之门。不敏从事宣讲，觉善书虽多，惟此二录，
申之收实，将表扬其善，则令人怦怦然有向往之

心，指陈其恶，则令人凛凛然有畏惧之意。是以
不惜锱铢而另行刊刻，非独立之难成，亦同善之

当与。幸诸君子殷然同志，解囊捐赀，勷成此举，
有心救世者自备纸墨。”可见 《闺阁录》受到后
世宣讲生的喜爱，既可作为宣讲材料使用，也可

刊刻出来阅读。
自嘉庆、道光开始，宣讲活动在民间已非常

普遍，宣讲书对此有许多记载，如笔者所藏光绪

《宣讲回天》卷二之 《吞公受谴》写刻薄土豪萧
含英听宣讲的情况:

二月初三文昌胜会，会首不肯唱戏，请

人宣讲，含英亦在会内，一生登讲台正读笃

宗祖以昭雍睦那条。圣谕读毕，又解说道我
皇上作者 ( 这) 条圣谕，将所以笃宗族的道

理与所以不笃宗祖的弊病，详详细细为我们

兵民告诫一番，……你若不信，听我说几个
果报。萧含英听得要说果报，便对众会首道:
“今日胜会，我们将公积钱清算，莫只是听
者 ( 这) 些迂腐文章。”于是趋入庙中大声
呼曰: “会首各来算账。”一时闹闹沉沉，把
些诚心听宣讲的都听不到了，讲生遂下台

送神。
可见宣讲已成为一种娱乐活动，可以在文昌

胜会中表演，与戏曲功能相同。果报就是案证故
事，是在一条圣谕讲完后讲的，结束后有送神仪

式。笔者所藏清代《惩劝录》卷八 《悍妇石》写
恶妇胜氏听宣讲之事:

于是婆媳来至会场听谕，活像安排劝他

的样，正讲的一段泼妇歌。胜氏不候讲毕，
便冲起走了，归家对丈夫嚷道: “我怕讲的
是些稀奇事、古怪文嘞，却原来照着我讲的，
大不该去! 都是那背时老婆子舍死要邀我!”
……曾记得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十五，胜氏又
听了圣谕回来，他家牧牛童儿王黑子问道:

“今天讲些甚么格言?”胜氏把嘴一髚，道:
“那些背时鬼，回回跳我的加官。”王黑子
道: “莫说跳加官，圣谕都有许多好处嘞!
即如我屋大嫂，素来横豪，他去听了几回，

就改了癖 ( 脾 ) 气了吗! 未见于今有等妇

女，全不肯去听; 即或听了，又不肯信，总

说圣谕是现的，神谕是吓人的，案证就当作

摆龙门阵，全不思想自己或有过无过，回家

依然不改癖 ( 脾) 气，虽然听了几次，还不

像未听的一般。”胜氏大怒，道: “猴儿哪滥
嘴的呀? 你不在讥诮老娘嘚?”
“会场听谕”之 “会场”即是指上面 《圣谕
俗讲》提到的宣讲会，讲的内容有圣谕、神谕和
案证，《泼妇歌》等劝善文也包括在内。再如笔
者所藏同治间成书的 《孝逆报》卷四 《周将诛
逆》中，写逆子王沛不孝母亲，附近 “有座关帝
祠庙，貌森严，神威赫濯，凡有□□，无不灵应。
乡人在此设一会讲，每月二十日齐集男妇，宣扬

圣谕。”王沛的妻舅陈在与和他有段对话:
□□□你与我，前面带径关帝祠，听宣

讲广广见闻， ( 哦，我两个睡阵瞌睡，还些

怎么去听那些邪说! ) 有哪些是邪说? 讲与

我□得，为兄一件件与尔辨清。 ( 讲圣谕就
讲圣谕，为什么要讲格言? ) 讲格言原劝人

孝弟忠信，并未曾引诱你奸盗邪淫。 ( 格言
就算是好的，为何要讲什么案证呢? ) 讲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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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不过是借来引证，使□人知善恶报应分
明。 ( 讲就讲吗，为何在台上歌吟哭呢，岂
不是亵渎皇上吗? ) 讴与吟原使那听者喜，

幸能入耳，他方可记之于心者，都是从权变

辅助。王命因世人陷溺久，厌故喜新。 ( 案
证也算当□□，我想来那些事情那个亲，那
看见无非是捏造出来的。) 既依你是捏造，
姑置勿论，善降祥恶降殃，难道无凭? ( 不

怕你说我总不信，倒是十六条圣谕是皇上说

的，我还有些心服。) 既然是讲王章。你心
囗信，为什么第一条全不遵行?

这段对话把宣讲的内容与有说有唱的表演形

式说得很清楚，在内容上，逐渐与善书合流，形

成既讲圣谕又讲善书，而以讲故事为主的情况，

其书面形式就是宣讲小说。笔者所藏民国二十二
年彰德明善堂石印 《宣讲新增》中之 《冤仇解
释》云: “宣讲案证之书，可为全矣，如 《拾遗》
仿《集要》，更加润色; 如 《最好听》 《再好听》
《十二锦》 《法戒录》 《大全》，皆宣讲之美谈，
其中善恶报应，孝逆循环，念者了然，听者悚

然。”提到了几种比较流行的宣讲小说，其实远
远不止。
在形式上，圣谕宣讲汲取了通俗文学讲唱特

征，“在台上歌吟哭”，已带有表演性质，最终成
了一种很有特色的民间曲艺。

三、圣谕宣讲: 宗教活动与民间曲艺

除了演变成曲艺，圣谕宣讲还发展为一种宗

教活动。据记载，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的圣
谕坛，就是结合了以前的宗教组织洞经会，借助

圣谕宣讲活动发展起来的， “社会环境要求它通
过自我改变和调整来增强自身的生存，借助当时

政府的力量发展自己。于是洞经会在内外部的压
力下接受了讲圣谕的形式和内容，包容了儒释道

三教，并改名为‘圣谕坛’。”瑏瑤 “圣谕坛一般以崇
拜‘六圣’为核心，以扶乩降神、宣讲 ‘圣谕’
为特色，同时也兼容文昌信仰，谈演洞经音

乐。”瑏瑥各个 “圣谕坛”都供奉 “六圣”或 “九
圣”，还有圣谕牌位和 《圣谕十六条》木条，经
籍中有《圣谕广训》等与“圣谕”有关的经书。瑏瑦

圣谕坛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写经书，即通过设

沙扶乩方式，以神佛降坛的口吻传出，称为鸾书，

其形式多样，既有韵文类的诗歌、坛训，也有各
种因果故事，其中也有宣讲案证故事集，即宣讲

小说。如笔者所见 《换骨金丹》一书，存卷二、

卷五，卷五内封中有“换骨金丹”四个大字，右
上“新出盖世奇观”，左下 “蒙化辅世坛藏板”，
蒙化即现今大理州巍山县。卷二、五各有八个故
事，体例与《法戒录》相同。卷二目录后有 “桓
侯大帝降十二月初六日”，又开册歌: “身骑乌骓
下云端，手提蛇矛上乩坛。普劝世人归觉路，来
将弟道细敷扬。”后又有三丰祖师降，开头云:
“乘云马来至在宏道宫院，坐乩坛又再把大化敷
宣。”末有收册歌: “离东极下九重重申诰诫，拈
木笔临沙案细说从来。”卷五还有所谓的返驾诗，
可见该书以鸾书形式写成的宣讲小说。
圣谕坛不仅是云南存在，全国其他地方也有，

如笔者所藏光绪十六年刻于四川平武县的 《挽心
救世录》，其卷一有南极仙翁谕等 16 条神谕，多
次提到“临香坛”“坐鸾坛，提乩笔”，如白云老
仙谕，值得注意的是风云大仙谕之回鸾诗: “手
提乩笔作论篇，重重紫雾笼真坛。非是群真多事
处，祇冀凡民造罪愆。庚子年前初开化，龙女寺
中始临鸾。垂诗垂词亦垂训，挽风挽俗挽狂澜。”
其中庚子年龙女寺是指道光二十年 ( 庚子，1840
年) ，四川武胜县龙女寺的宗教团队开始通过扶

鸾的方式传出经卷，开启了一场以 “庚子救劫，
诸圣阐教”为内容的，声势浩大的民间宗教运
动瑏瑧，《挽心救世录》和《换骨金丹》都是这场运
动的产物。
扶鸾仅仅是宣讲小说创作的一种方式，书中

韵散结合的故事讲述方式，显然还是借鉴了民间

说唱文学，圣谕宣讲由朝廷训教变为一种民间文

艺形式，在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记载。
晚清徐心余在 《蜀游闻见录》中记载: “川

省习俗，家人偶有病痛，或遭遇不祥事，则向神

前许愿，准说圣谕几夜。所谓说圣谕者，延读书
寒士，或生与童，均称之曰讲师。或设位大门首，
或借设市店间，自日暮起，至十点钟止，讲师例

须衣冠，中供木牌，书圣谕二字，高仅及尺，宽

三寸余，香烛燃之，主人行三跪九叩首礼。讲师
先将圣谕十六条目录读毕，即将木牌换转，现出

格言二字。讲师设座于旁，择格言中故事一则，
或佐以诗歌，或杂以谐谑，推波助澜，方足动人

观听。有著名讲师，能处处引人入胜，围而听者，
途为之塞云。”瑏瑨郭沫若在 《沫若自传》之 “少年
时代”中，对 1900 年左右圣谕宣讲也有类似记
载，并且提到了:“有的参加些金钟和鱼筒 ( 鼓) 、
简板之类，以助腔调。”瑏瑩还出现了职业艺人，《跻
春台》卷三《假先生》云: “时有讲生，是四川
人，乃胡炳奎徒弟，在文县宣讲。学儒即去拜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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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讲圣谕，每到台上把案讲完，即将自己过错做

成歌词，说与众听。”瑐瑠湖南作家谢璞 ( 1932 －
2018) 回忆在家乡洞口县高沙镇的情况: “我的
童年时代，在一个上万人居住的集镇度过，它素

有‘小南京’之称，街巷、桥头上，常常可以听
到卖艺人卖唱，有三棒鼓、渔鼓、地花鼓、板凳
戏、木偶皮影子戏。也有初一十五插烛点香在
‘善恶台’上的‘宣讲’，这是带表演性质坐下来
叙述的善恶故事。”瑐瑡

湖北地区的宣讲活动也十分兴盛， 《武汉文
史资料文库》中之《谈谈汉阳的旧风俗》和 《话
说“善书”》记载清末民初时的情况: “讲时，要
搭一个高台，一般要讲三天。在台的正中，立一
黄纸裱糊的神位，神位上写着 ‘圣谕谨遵’或
‘谨遵圣谕’，或者是 ‘宣讲圣谕’。……讲善书
的先生，首先对神位叩头作揖。然后对台前的听
众讲了起来。讲书时，根据书上的情节，有哭有
言，有问有答。当情节需得什么角色出场时，后
面就走出人来，或装着婆婆，或装着媳妇。或装
作官老爷，或装着犯人。这样一问一答，一言一
哭，讲得绘声绘色。”瑐瑢

河南也盛行， 《中国曲艺志·河南卷》云:
“善书，又叫 ‘讲圣谕’。因其内容多为忠孝节
义，劝人从善的世俗故事，故民间又称 ‘劝世
文’‘唱善书’。流行河南全省。……善书的表演
有说有唱，唱叫‘宣’，说叫‘讲’，一般多为一
讲一宣的二人宣讲，也有一讲二宣的三人宣讲。
每逢初一、十五日或遇庙会，编以白布搭棚 ( 称
宣讲棚、善书棚或圣谕棚 ) ，棚下置一桌一椅，
或用四张大方桌搭一宣讲坛 ( 也有设一高脚书

案，高四尺许，案后设一脚踏条凳) 。宣讲者衣
帽整洁，清水净面，净手，净口后，行三拜九叩

礼，然后站立桌案后照本宣讲。”瑐瑣

其他地区，如云南、贵州也有记载。瑐瑤其中湖
北“汉川善书”因地方艺人的不断努力与创新，
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至今仍活跃在民间。
汉川善书作为一种发展成熟的曲艺艺术，有以下

特点:

其一，表演仪式复杂。汉川善书分为固定场
所表演之馆书和临时场所搭台表演的台书两种形

式，如台书表演先搭台，然后敬台、接驾 ( 迎神
等仪式) ，宣讲故事表演，最后收台 ( 送神等仪

式) 瑐瑥，宣讲时又分为讲、唱、答、对四项演出形
态，由不同的演员分别表演。瑐瑦其二，唱腔丰富。
四川圣谕宣讲主要吸取了川剧的高腔唱法，形成

了“似川剧又非川剧的带有高腔韵味的善书新

腔”。瑐瑧汉川善书的唱腔，据现在统计有: 大宣腔、
小宣腔、流水宣腔、金丫腔、玉丫腔、怒斥腔、
西流调腔、哀思腔、流浪腔、渔鼓腔、道情腔、
莲花闹腔、告花子说彩、梭罗哭腔、梭罗骂腔、
骂花草腔、小曲腔十二月花草、算命腔、卖富腔、
笑和腔、敬神腔、拜年腔、装疯腔、梭罗大
悲腔。瑐瑨

关于圣谕宣讲这种曲艺，有几个问题值得

注意:

1． 命名。圣谕宣讲演变来的这种曲艺，现代
多被称为 “善书”，如 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戏曲
曲艺卷》有“善书”条，《中国曲艺音乐集成·
四川卷》有 “四川善书”条，以及 “汉川善书”
等。蒋守文云: “四川善书，又名圣谕、宣讲、
格言、高台教化，一般叫作 ‘说善书’‘唱善
书’。”瑐瑩 “善书”的得名，是因为这种曲艺讲唱的
主要内容是劝人为善的所谓善书，又叫劝善书。
善书 ( 劝善书) ，是民间劝善惩恶的书籍，酒井

忠夫界定善书是一种 “在儒、佛、道之三教合一
的，或者是混合了民众宗教的意识下，劝说民众

力行实践那些不仅超越了贵贱贫富，而且在普通

庶民的公共社会中广泛流传的道德规范”的书
籍。瑑瑠游子安认为，善书的撰写者多半是那些接近
普通大众，并对其有所了解的下层士人。瑑瑡最早的
劝善书是起源于北宋末的 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与道
教的通俗化有关，后来儒释道都产生了大量的善

书。圣谕宣讲在民间的流传，除了宣讲圣谕外，
主要加入劝善性故事，清朝灭亡后，宣讲圣谕已

无必要，因此民国时期宣讲内容已多被善书取代。
但把这种曲艺命名为 “善书”，并不很妥当，不
仅容易混淆，也不能反映它是从宣讲圣谕演变而

来的事实，实际上，前述宣讲小说中都称之为

“宣讲”或“圣谕”，因此有“会首不肯唱戏，请
人宣讲” “去听圣谕”的说法，徐心余、郭沫若
称之为“讲圣谕”或 “说圣谕”，因之较好的称

獉獉獉獉獉獉
呼应为
獉獉獉

“宣讲
獉獉
” “圣谕

獉獉
”，或者
獉獉

“圣谕善书
獉獉獉獉

”表
獉

明是与圣谕有关的善书
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

，与其他善书相区别，正

如宝卷、道情也属于善书范畴，但不称之为 “善
书”一样。

2． 几个特征。其一，高台上摆放圣谕牌是这
种曲艺最明显的特征，这是从官方香案上摆圣谕

或圣谕牌继承而来的，尽管清代以后，宣讲内容

中已没有圣谕了，但圣谕牌始终存在，一直延续

到当代汉川善书的表演之中。因为圣谕代表皇帝，
因此宣讲者在表演之前，要三叩九拜，并要衣冠

整洁、净手洗脸，以示郑重，与走街串巷随意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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唱所谓“善书”迥然不同。其二，它是以说唱故
事为主的曲艺。圣谕善书之所以能成为曲艺，就
是它在宣讲中加入了说唱故事，中国的说唱文学

可以上溯至敦煌变文，变文有以韵文为主的，也

有以散文为主的，圣谕属于后者。其三，圣谕善
书的故事几乎都是劝善惩恶为主题的短篇故事，

最初的作品都是围绕着圣谕六训、圣谕十六条创
作的，后来不少宣讲小说也如此，因此书名就叫

“宣讲某某”或 “圣谕某某”，如 《宣讲集要》
《宣讲拾遗》《宣讲大全》 《圣谕灵征》 《圣谕十
六条案证》等; 也有作品围绕圣谕的某一条展
开，如“孝敬父母”或 “敦孝弟以重人伦”，甚
至完全摆脱圣谕，但劝善的主题始终未变，和弹

词、道情、宝卷的故事主题的多样化与长篇化的
情况并不相同。行话把圣谕善书称为 “文案”或
“文段子”，圣谕善书不说唱铁马金戈和历史故
事，与评书讲“武案”不同。
明白了圣谕善书的这几个特点，就很容易把

它与历史上其他的说唱善书的活动区别开来，如

宣讲小说《惩劝录》卷八 《周将护门》，写江南
善人沈公于道光二十四年贼盗作乱时，全家得以

保全的故事。他平生有五善，劝人是其一，常常
早饭后， “手执一本劝善书，于人多处讴吟讲
解”，别人骂他疯傻也不计较，“只管翻出他的劝
善书文”，作揖告罪，“大讴唱起来，歌: ‘天地
盖载我，此身晓不得。诸经百万卷，无缘念不得。
……改恶化为善，举念神晓得。不要错过了，人
生不满百。’一讴毕，有请他再讴的，有请他讲
解的，那沈老声音嘹喨，讲解明白，一进茶馆，

茶馆便坐不倒; 一入酒店，酒店又挤不通。”因
此“凡城中有子不孝者，也请他劝; 有不学正
者，也请他劝。江南不知道兴宣讲，只叫做唱劝
世文。沈公平日日如是，那里讲得嬴?”这里也
是讲唱善书，也称之宣讲，但显然不是上述圣谕

善书的说唱艺术。
以“善书”称圣谕宣讲易引起混乱， 《中国

曲艺志·云南卷》就同时列了 “圣谕”与 “善
书”两个曲种， “圣谕”才是其他曲艺志中的
“善书”，显然与 《中国曲艺志·河南卷》等不
同，而“善书”条介绍道: “又称为 ‘劝世文’，
形成于清代。……善书表演也由民间的宗教宣传
活动衍生而来。表演形式为一至二人说唱相间进
行，说唱中间到散文讲解部分，有的说唱者可以

即兴发挥，……民间的善书活动，也主要由信奉
佛道的‘斋公’和‘斋奶’组织进行，通常这些
‘斋公’和‘斋奶’就是善书表演的演员。……

善书文辞通俗易懂，通过说唱者的不断加工发展，

成为各种有一定故事情节的说唱书目，与高台教

化的‘圣谕’互为补充。”瑑瑢谢伯淳在谈到重庆合
川的曲艺时分为 “圣谕”和 “善书”，其 “善
书”云: “俗称‘劝善文’。……唱善书者，背两
块牌子，前牌书 ‘善书’，或画韦驮像，后牌书
‘劝善’或背插一具纸扎的韦陀，肩挂布褡裢，
由人牵着，边走边唱。唱词为戏文或自编的词句，
曲调类似吟诵。听客路人，愿者赏钱。”瑑瑣蒋守文
在为《中国曲艺音乐集成·四川卷》写 “四川善
书”条目时，也用注释形式来说明这个问题:
“在四川，搭高台讲唱大部头书者，既称善书又
称圣谕，本文记叙的即是。另有一种不搭台，只
能沿街走唱，演唱者手端香盘 ( 长约尺余的矩形

低沿木盘，上插蜡烛一支，放有木刻善书一册) ，

任人施舍，唱腔极为单调，基本上是拖长声音的

说或喊。此种形式称为善书而不能称为圣谕。所
唱均为短小的叙述性韵文，如 《寿昌寻母》等。
它的演唱既不娱人也不自娱，只是一种乞讨的手

段而已。”瑑瑤

2008 年入选重庆合川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
“双槐善书”，有人认为，这与圣谕宣讲密切相
关，是从讲圣谕演变而来的。瑑瑥但据笔者的实地调
查，其传承人黄华清老人是表演连萧、车灯、快
板的艺人，也会唱佛曲，但与圣谕善书完全没有

关系，家中所有的藏书也没有一部与圣谕宣讲有

关，此所谓的 “双槐善书”与 “汉川善书”不
同，两者皆称“善书”，容易引起混乱。

四、圣谕宣讲民间演变的文化价值

圣谕宣讲在民间的演变，不仅产生了众多的

圣谕阐释书和故事书，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曲艺，

在民间艺术和民间宗教的研究上有重要意义。此
外，其社会文化史价值还表现在以下方面:

1． 小说史的价值。圣谕宣讲在民间的发展变
化，在内容上就是善书化的过程，特别是增加了

所谓的“案证”，成为故事性善书中非常重要的
一类作品，即宣讲小说。宣讲小说是以散文为主
的短篇故事，宣讲生在讲圣谕的时候，为了更好

论述某一条圣谕的意思，才引入了案证，既然圣

谕条文和阐释都是以 “讲”的方式进行的，则故
事也以讲为主，何况初期的宣讲生基本都是官方

成员或指派的生员士绅，并不擅长 “唱”，后来
为了更好表现主人公情感，才开始韵文演唱，但

仍然以讲故事为主。随着圣谕宣讲的曲艺化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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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突出音乐和表演的成分，才更多使用韵文，典

型的如当代汉川善书艺人的新编本或整理本，如

《汉川文史资料丛书》第二十二辑 《善书案传》，
韵文比例远大于清代刊本。文人创作的宣讲小说
更突出散文叙述和故事情节，一些作品有较高成

就，如蔡国梁评价 《跻春台》云: “较为广泛地
反映了清末的市井乡野的生活，塑造了众多的下

层小人物的形象，一些篇目具有即兴创作的特征

并富有时代气息，在艺术形式上也有创造，在清

代晚期拟话本中，不失为嵚崎拔异之作。”瑑瑦 《跻
春台》这类作品现在还发现不少，它们虽不是话
本小说，却是清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重要门类。

2． 语言学的价值。清代圣谕宣讲的阐释书和
故事书不少都是用方言写成，如吴方言、浙江嘉
兴方言等，最多的是四川方言写成的宣讲小说，

这对研究该方言有重要的价值。学者们一般认为
四川方言的形成，与元末明初以及明末清初两次

大移民密切相关，第一次把以湖北话为代表的官

话方言传到四川，第二次进一步传播，从而形成

了今天的四川话语音系统。瑑瑧但要真正研究明清四
川方言的演变却困难重重，主要是历史语言资料

缺乏。明代四川方言主要记录在李实 ( 1597 －
1674) 所著的《蜀语》中。该书也是我国现存最
早的 “断域为书”的方言学著作，收词条 563
条。清代的辞书主要是张慎仪 ( 1846 － 1921 )
《蜀方言》和英国传教士钟秀芝 ( Adam Grainger)
编著，1900 年出版的 《西蜀方言》。瑑瑨总的说来，
四川方言历史语料很少，因此篇幅较大的宣讲小

说《跻春台》备受关注，已有不少论著。如今又
发现了一大批四川方言宣讲资料，不仅数量多，

而且有些时代也比较早，如上文提到的 《圣谕灵
征》 《圣谕俗讲》 《闺阁录》与 《法戒录》等，
都是清代中期的作品，弥补了这段时间的语料空

白。此外，宣讲小说还有不少段落是韵文唱词，

由于押韵，也为巴蜀方言的语音变化提供了依据。
还有些作品是已知编纂者的地域，这就为进一步

研究该地区方言的特点提供了便利，如笔者所见

的《照胆台》《大愿船》 《孝逆报》 《保命金丹》
《惊人炮》《脱苦海》等书，都是 “岳西破迷子”
“果南务本子”等人编辑校订，“果”指果城，即
今四川南充市， “岳”指岳池，是南充市的一个
县 ( 现属广安市) ，可见都是以南充方言编写的，

反映了当地的语言特点。
3． 社会史和伦理史的价值。圣谕宣讲是清代
两百年重要的社会文化活动， “圣谕十六条”涵
盖内容甚广，涉及家庭伦理、社会规范、教育、
法律治安等多个方面，不少宣讲小说如 《圣谕灵
征》 《宣讲集要》等，即以十六条为纲目排列故
事，如第八条 “讲法律以儆愚顽”，故事即围绕
着犯法与惩戒展开，不少援引清代法律条文，是

清代最真实生动的案例故事，如果与 《上谕合律
注解》《广训附律例成案》等 “圣谕十六条”及
《圣谕广训》的阐释本对照研究，将对清代法制
史有更深入认识。民间宣讲书最多的还是劝善惩
恶的儒家伦理故事，圣谕宣讲的目的即是以教化

为宗旨，康熙也毫不讳言，其云: “至治之世不
专以法令为事，而以教化为先。”瑑瑩笔者所藏 1935
年所刊的《宣讲新编》 ( 《宣讲拾遗》的删减新编
本) 序称: “《宣讲拾遗》一书清末盛行全国，收
效之宏，不可思议，如四川及辽吉诸边省，社会

习闻，几家喻而户晓。说者谓满清延祚多得力于
此书，当不诬也。”若说 《宣讲拾遗》延缓了清
朝的灭亡可能有些夸张，但该书流传之广，影响

之大当属事实，现所见版本即有近二十种。圣谕
十六条第一条为 “敦孝弟以重人伦”，因此写
“孝”的故事很多，有的甚至是专书，如笔者所
见的《孝逆报》 《二十四孝案证》等，都是古代
伦理史的珍贵文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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